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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再強調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是整中共黨內的「走

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文革第一個被用來「開刀祭旗」的受害者，卻是著名

歷史學家、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作者吳 。他被公開點名批判時，不僅是中共

黨員，北京市副市長，而且是民主黨派領袖和元老，身任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

和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的黨派職務。此外，最先揪出的所謂「三家村黑幫」三

人中，一人是吳 ，另一人是中共北京市委專與民主黨派及無黨派民主人士打

交道的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也就是說，「三家村」中有兩人與民主黨派有關。這

一事件預示了民主黨派在文革時期的命運。

一　紅$兵發出最後通牒，民主黨派停止活動

1966年「十六條」公布後第十天，得到毛澤東支持的紅¹兵運動如狂飆驟

起，終於將打擊的矛頭公開指向了各民主黨派。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

紅¹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

散並登報聲明。從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紛紛貼出「通告」，以大

體相同的語言表示「堅決接受紅¹兵的意見，自即日起停止辦公，報請黨中央

處理」1。北京的這股紅色風暴很快就颳到全國各地，民主黨派在全國陷入滅頂

之災。

據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回憶2：

紅"兵對各民主黨派機關發出「最後通牒」，「勒令」各民主黨派自行解散。

大批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愛國人士、工商業者上層代表人物以及少數

民族、宗教、華僑的頭面人物，非黨高級知識份子被抄家、被揪鬥。紅"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黨派

 ●  何　蜀

1966年8月23日夜到

24日晨，一些北京紅

=兵發出致各民主黨

派的《最後通牒》，限

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

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

報聲明。從8月25日

起，北京各民主黨派

中央機關紛紛貼出

「通告」，以大體相同

的語言表示「堅決接

受紅=兵的意見，自

即日起停止辦公，報

請黨中央處理」。民

主黨派自此陷入滅頂

之災。



64 文革研究 兵中的一些不良份子趁機打家劫舍，令人髮指的殘忍行為到處出現。恐怖

氣氛籠罩~各大城市。

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並沒有對紅¹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這一重大行動明確表

態。

周恩來曾在9月2日起草「有關紅¹兵的幾點意見（未定稿）」，對紅¹兵提出

十條要求，其中一條載有「對於在國家和統一戰線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

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只要沒有發現現行反革命活動，應該加

以保護」。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領導人開會研究，這份文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對

而沒有通過。9月14日，周恩來主持中央踫頭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

央文革小組顧問的陶鑄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了「關於抓緊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關社

會政策問題的通知」，其中列出當前急需解決的八個方面問題中，就包括「對民

主黨派、民族資產階級、工商聯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來作了多次修改

後，交中央文革小組，請他們先行派出各報記者或其他工作人員調查研究、收

集材料，準備國慶節後討論解決。在9月22日召開的國務院各口、各部委黨組成

員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到包括民主黨派政策在內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

想，國慶節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見下文3。

10月3日，周恩來在中南海禮堂對來京觀禮的全國紅¹兵代表講話中，批評

了紅¹兵砸南京孫中山銅像和給宋慶齡貼大字報等錯誤行動，談到有人提出要

關政協和民主黨派的門，不要政協，不要民主黨派時，周恩來說：「關一個時期

是可以的，房子你們佔一個時期也可以，但不能永遠這樣，不能把東西搞壞。」

並明確說「政協還是要的」，「毛主席還是政協名譽主席，我還是主席哪！」但仍

未對民主黨派的存廢問題作出明確表態4。

8月27日，由「紅¹兵戰校」（即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¹兵發出的《對目前形

勢的十點估計》傳單中，第八點「關於破四舊」說到：「有些重大行動（如取締民

主黨派等）應該先動口，向中央、市委報告，在中央、市委的統一領導下再動

手，不然會給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動。」從這段話可知，當時紅¹兵「取締民

主黨派」的行動受到過來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評，但未受到根本否

定。

在紅¹兵勒令解散民主黨派、各民主黨派停止活動兩個月之後的10月24日

晚，毛澤東主持召開匯報會議，他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的匯報時才對這個問題

表態。他說：「民主黨派還要，政協也還要，向紅¹兵講清楚。」5但是，毛澤東

這一講話當時並未公開傳達，事後也未對此加以強調，因此未能像其他「最高指

示」一樣產生影響。民主黨派仍然未能恢復活動。

二　民主黨派人士在「破四舊」中遭到殘酷打擊

自「破四舊」狂潮掀起開始，代表毛主席、黨中央聲音的「兩報一刊」（《人民

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和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一直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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吶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好得很！〉，《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做

得對！做得好！〉；8月24日，《紅旗》雜誌發表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

敬〉⋯⋯在這片「好得很」的歡呼聲中，民主黨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規模迫害。

據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6：

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此時「文革」已開始）回家坐下不到兩小時，

紅"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

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一次張還能沉得住氣。第二次，紅"兵指

~張的鼻子質問：「你是甚麼人，是甚麼歷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

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顫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

起大叫：「你去問毛主席去！你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

說：「若干年後，這將成為一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

蔣光鼐，被一群女紅¹兵抄家。這些女紅¹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凶狠地叫蔣家

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P，聽她們宣讀通篇是凌辱言辭的《告民主黨派最後通

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拉走了7。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¹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

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兒園的小孫子也受到

「退園」處理8。

在恐怖浪潮席捲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¹兵致

敬！〉，盛讚紅¹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一切藏在牆角P的老寄生蟲，

都逃不出紅¹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

被紅¹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¹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

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¹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¹兵的

功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¹兵辦了一個「抄家物資展覽

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紅¹兵到民盟中央常

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

一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一記耳光。隨後，

紅¹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P搜出一把鐫有「蔣中正贈」字樣

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

林徽因的小弟林恆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恆在對日作戰

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9。

在紅¹兵「破四舊」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

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¹兵衝擊後不久

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說，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災禍，從8月24日到31

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

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氣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髒的

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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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文革研究 在1970年底，中央國家機關統戰系統軍管組曾按照周恩來的提議，對文化

大革命初期遭到紅¹兵查抄的人大、政協機關所屬民主黨派和知名人士的情況

進行調查，查明共有68人bl。

最能反映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運的典型事件，莫過於中國民主同

盟等民主黨派的誕生地、被譽為「民主之家」的重慶「特園」遭到了毀滅。

「特園」是抗日戰爭時期陪都重慶著名民主人士鮮英的公館，當年他不顧國民

黨當局威脅，經常接納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館內活動，而被中共中央南

方局負責人董必武譽為「民主之家」。郭沫若、馮玉祥分別為之題寫過「民主之家」

匾額。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等都是「特園」的常客。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談

判時，「特園」曾作為中共代表團的對外活動場所，毛澤東曾三次親臨「特園」與民

主人士共商國是，並在這P說過：「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P了！」「今

天，我們聚會在『民主之家』，今後，我們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國』！」bm解

放後，「特園」主人、民盟中央委員鮮英被劃成右派份子，「特園」從此冷落下來。

文革初期，1966年8月，「特園」被重慶大學赤¹軍查抄。園內挖地一尺，各

屋內翻了個遍，大客廳內珍貴的歷史見證物簽名軸（上有抗戰勝利前後到過「特

園」的國共兩黨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簽名）不見了，凡被認為是封資修的東西都在

查抄封存之列。鮮英的家屬後來從看守他們的赤¹軍口P得知，鮮宅是當時市

領導點名首批抄家名單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¹軍組成抄家隊伍進

駐「特園」。赤¹軍總部就設在「特園」bn。這顯然不應視為「群眾性自發行動」。後

來重慶造反派的兩大派武鬥發展成真槍實彈的全面內戰，「特園」的主要建築——

接待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人並曾多次作為國共兩黨談判場所和中共代表團新聞

發布會場所的達觀樓，被其中一派紅¹兵作為武鬥據點。在該武鬥隊戰敗撤退

時，因銷毀傳單資料而引起火災，達觀樓化為廢墟。毛澤東讚賞過的「民主之

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毀掉。

三　有關文化大革命與民主黨派的幾份名單

1966年8月30日晨，86歲高齡的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章士釗，因前一夜遭到

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¹兵的殘暴凌辱和折磨，憤然上書毛澤東，懇求「在可能

範圍內稍微圜轉一下」。毛澤東指示「送總理酌處，應當予以保護」。周恩來立即

擬定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名單中列出的12個著名人士，除去中共方

面的郭沫若和無黨派的宋慶齡（曾任民革中央名譽主席）、章士釗、傅作義、張

奚若外，其餘7人是民主黨派領袖：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潛，民革中央主席何香

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治中，民革中央常委、

社會聯繫工作委員會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蔣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

鍇，民建中央常委、「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周恩來在倉促間寫成的這

份名單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兩個黨派的部分負責人，其他民主黨派無人列

入名單。顯然，周恩來在開列名單時主要不是從這些人士的黨派身份上考慮

的。在這份名單中還規定了六類幹部（外加李宗仁一人）為保護對象，第五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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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只是這一「負責人」的含義不像其他幾類幹部如「副委員

長、人大常委、（政協）副主席」、「（國務院）部長、副部長」等那樣明確（直到兩

年多之後，周恩來在致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的信中才寫明了「民主黨派的領導

人，即他們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bo）。

許多文章在談及這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時，都只談到其重要意義而未

具體考察其實際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特定時期，連毛澤東的「最高指示」

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認真執行，更何況這樣一份名單？煤炭

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屬名單中明確規定的第二類保護對象，卻在這份名單提出四

個月之後在殘酷鬥爭中被迫害致死。即使是列入這份名單中的幾位民主黨派領

袖人物，也並未得到切實有效的保護。如蔣光鼐、張治中雖然沒有受皮肉之

苦，但精神上仍受折磨，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先後在抑鬱中去世。蔣光鼐是文

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個中共黨外部長級幹部（紡織工業部部長），時值大動亂

的1967年6月，以致有關工作人員竟然沒有以周恩來的名義給追悼會送花圈，在

追悼會後受到周恩來嚴厲批評。張治中病危時，其一女二婿正被隔離審查，經

周恩來與專案組交涉，張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臨終前的團聚bp。

而名列保護名單上7位民主黨派人士之首的程潛，情況更糟。1968年初，程

潛在家中摔成骨折後住進北京醫院，周恩來派來大夫和護士，護士是林伯渠的

兒媳婦，是一位很有經驗的護士長。在制訂手術方案後，周恩來批准了。但是

很快發生變動，周恩來派來的大夫、護士全部被撤換了，治療方案全部改變，

換上來的醫護人員對程潛的態度很粗暴。程潛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員竟

說：「你還讓人侍候？像你這種人，任何人任何時候都可以給你貼大字報。」程

潛夫人郭翼青後來說：「對於程老的死我們是有懷疑的。因為程老身體本來很

好，醫生說基本上恢復了，但醫院突然撤人，改變方案。這P恐怕會有政治原

因的。」bq1968年4月9日程潛病逝後，對他這樣身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

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的「國家領導人」是否應該舉行追悼活動竟無人敢作

主。直到周恩來聞訊後作出明確指示，人們才ð手籌備追悼活動。追悼會於4月

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開得頗為冷清。

周恩來其時因中共高層領導內突發所謂「楊余傅反黨集團」事件而忙碌不

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潛的追悼會，直到第二天晚間才抽出時間專程到程潛家表

示悼念。這時，在程潛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宣告成立，在《人民日

報》、《解放軍報》為此發表的社論〈芙蓉國P盡朝暉〉和成立、慶祝大會上通過的

《給毛主席的致敬電》中，均回顧了湖南的革命鬥爭歷程，但隻字未提程潛為湖

南和平解放一事所作出的貢獻，而且在社論中公布的毛澤東「最新指示」，還提

出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中共及其領導下的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

繼續」，出現了「國民黨殘渣餘孽」的新提法。在那個形而上學空前猖獗的年代，

與國民黨有ð較深歷史淵源而且名稱中就有「國民黨」字樣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

員會，自然就被許多人視同於國民黨或「國民黨殘渣餘孽」。因此，像程潛這樣

的國民黨起義將領是否被算作「國民黨殘渣餘孽」之內，就成了一個讓人擔心的

問題。於是，在周恩來向程潛家屬表示慰問時，程潛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氣問周

恩來：「程潛究竟算甚麼人？我家到底算甚麼成分？」當時全場震驚。直到周恩

1966年8月30日晨，

86歲高齡的著名無黨

派民主人士章士釗因

遭紅=兵折磨，憤然

上書毛澤東。毛指示

「送總理酌處，應當

予以保護」。周恩來

立即擬定了一份「應

予 保 護 的 幹 部 名

單」，名單中列出了

12個著名人士。在文

化大革命那樣的特定

時期，連毛澤東的

「最高指示」也常常得

不到認真執行，更何

況這樣一份名單？



68 文革研究 來回答：「頌公當然是革命幹部嘛！」「你們家庭當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潛所有

在場親屬才如釋重負br。

但是，周恩來的這個表態只是對程潛一人而言。反觀同樣為湖南和平解放

作出貢獻的湖南軍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種對待。據

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當時正在接受審查的唐生智從報上看到程潛去世

的消息，感慨地說，頌公死得值得，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都出席了追悼會（引

者註：此說有誤）。這話被匯報到了造反派那P，省政協的一個年輕造反派頭頭，

竟跑來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記耳光，還責

罵：「你還想這種待遇麼？」bs

與這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相對立的，還有另外幾份與民主黨派有關的

名單。

1980年11月2日，在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

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檢查院檢查長兼特別檢查廳廳長黃火青宣讀

的《起訴書》中第5、6兩條指控：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和他的妻

子曹軼歐指使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郭玉峰，編造了《關於三屆人大常委委員政

治情況的報告》和《關於四屆政協常委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兩個報告都經康生

親筆修改、審定，將115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的60人和159名全國政協常委

會委員中的74人分別誣陷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務嫌疑」、「國

特」、「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走資派」、「三反份子」、「P通外國」等。在這兩

份「黑名單」中，民主黨派人士被列入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民建中央副

主任委員胡子昂，民革中央秘書長梅龔彬，民革中央常委、宣傳部長王昆侖，民

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

委梁思成，致公黨中央主席陳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陳劭先，九三學社中央常委趙

九章，九三學社成員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

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員劉清揚，民革中央常委朱蘊山，民建

中央常委、民建遼寧省委暨瀋陽市委主任委員鞏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圖南，

民盟中央常委、宣傳部長薩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孫起孟，民進中央副主席

車向忱，民建中央秘書長孫曉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學範，民革中央常委劉斐，民

建中央委員、民建雲南省委主任委員寸樹聲，民盟中央常委吳鴻賓等。

《起訴書》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第38條罪行即是對民主黨派的迫

害，其中指出：

各民主黨派領導人遭到誣陷、迫害的有：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副主

席鄧寶珊，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吳 ，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

副主任委員孫起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副主席車向忱，中國農工民主黨

中央主席團委員周谷城，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

商聯的中央常委、委員和候補委員大批受到誣陷、迫害，黃紹竑、梅龔

彬、楚溪春、高崇民、劉清揚、潘光旦、劉王立明、劉念義、王性堯、唐

巽澤、許崇清、李平心、陳麟瑞、鄭天保、王家楫、劉錫瑛、張璽、王天

強等被迫害致死。

周恩來因事未能出席

程潛的追悼會，直到

第二天晚間向程潛家

屬表示慰問時，程潛

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氣

問周恩來：「程潛究

竟算甚麼人？我家到

底算甚麼成分？」當

時全場震驚。直到周

恩來回答：「頌公當

然是革命幹部嘛！」

「你們家庭當然是革

命家庭嘛！」程潛的

親屬才如釋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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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書》中所列舉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職務分別是：黃紹

竑，民革中央常委；梅龔彬，民革中央秘書長；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書長；高

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劉清揚，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員；潘光

旦，民盟中央常委；劉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員；劉念義，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

海市委副秘書長；王性堯，民建中央委員、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澤，民建中

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員；許崇清，民進中央常委、民進廣州市委主任委

員、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廣東省委主任委員；李平心，民進中央委員；陳麟瑞，

民進中央委員、民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鄭天保，致公黨中央常委、秘書長；王

家楫，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劉錫瑛，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張璽，九三學社中央委

員、九三學社青島分社主任委員；王天強，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員。

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單並不完備，比如其中就缺少農工民主黨人士。其

實，農工民主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樣大有人在，如該黨前中央主

席章伯鈞，該黨中央主席團委員兼秘書長郭則沉、中央委員黃琪翔等人，都應

列名其中。此外，這份名單P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黨派的中央及省級領導人，

尚未包括其基層幹部和普通黨員。

四　民主黨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國慶節前，周恩來曾打算向參加國慶觀禮的高級民主人士說明和解

釋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政策，以幫助其「理解」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

義」。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金城奉命通知有關民主人士。可是，毛澤東檢閱遊

行隊伍的慶典結束後，民主人士在天安門城樓上休息廳P苦等了半個多小時也

沒見到周恩來，最後只好滿腹狐疑地離去。事後方知，那天毛澤東因為廣場上

人們的狂熱歡呼而一時心血來潮，走下了天安門城樓，走到人群中去了。周恩

來只好緊跟ð毛澤東以保護其安全bt。一次與高級民主人士的談話會，就因毛澤

東這一隨意性的舉動而告吹。不過，儘管那天周恩來與高級民主人士的談話會

未能開成，儘管他們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們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

黨的高度敬仰與信任，仍然竭力讓自己去理解、去「緊跟」。

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¹兵時，蔣光鼐

抱病去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活動。周恩來問他抄家情況，他為了表示對毛主席

支持的紅¹兵有正確態度，只好淡淡地回答：「來過了，不過還斯文。」同年國

慶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張治中時問：「紅¹兵到你家沒有？」張治中

說：「去了。」毛澤東有些驚訝：「啊！你既不是當權派，更不是黨內的當權派，

他們到你家P幹甚麼？」張治中也沒有趁機申訴。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問民建

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挨鬥情況，胡子昂撒謊說沒挨鬥ck。

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典型。當清華大學紅¹

兵分裂成兩大派後，不管哪一派都要揪鬥他。他對此不但不氣憤反而高興，因

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學生們不再打內戰，開始聽毛主席的話，搞「鬥批改」了cl。

張治中病危之時，於1968年10月10日口授的「遺囑」中留下了這樣的話：「尤其經

出於對毛澤東和中國

共產黨的高度敬仰與

信任，民主人士竭力

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

「偉大意義」。民盟中

央常委梁思成是一個

典型。當清華大學紅

=兵分裂成兩大派

後，不管哪一派都要

揪鬥他。他對此不但

不氣憤反而高興，因

為他天真地認為這是

學生們不再打內戰，

開始聽毛主席的話，

搞「鬥批改」了。



70 文革研究 過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社會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劇烈深刻的變

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並認為自己生活在這樣的時代「確實是沒有甚麼

遺憾的」cm。從這份打ð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遺囑」可以看出，民主黨派人

士是何等虔誠地要求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擁護這場文化大革命。

五　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後的命運

隨ð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毛澤東與中共中央不斷呼籲「掌握鬥爭大方

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導紅¹兵和造反派將打擊矛頭指向中共「黨內走資

派」。但是這並不意味ð民主黨派就躲過了劫難，因為他們的歷史就是與中國共

產黨風雨同舟的歷史。

在當時的「揪叛徒」惡浪中，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等人於1967年製造了所

謂「新疆叛徒集團」冤案，誣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逮捕關押、

抗戰勝利後獲釋的中共幹部131人「投敵叛變」，並將打擊矛頭指向了民革中央副

主席張治中。康生甚至說這是「叛徒」和「國民黨」張治中相勾結，好在共產黨內

潛伏下來。張治中聽到這個說法後，悲憤地說：「這怎麼可能？這不是沒有了是

非黑白了嗎？」cn

周恩來在對紅¹兵談話中說明了新疆出獄一事的經過：張治中是受他之

託，將一批被國民黨關押的中共幹部釋放，黨中央早已做了結論；張治中才幸

免於難，但精神受到打擊，健康日趨惡化。當年由他釋放並精心護送回延安的

馬明方、張子意、楊之華、方志純、高登榜等92名中共高級幹部仍被立案偵

查、批鬥迫害。馬明方等26人更被迫害致死。

張治中畢竟因被周恩來列入「應予保護」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

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則因中共黨內的劉少奇、賀龍兩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

唐生智的外孫女艾曉明回憶：1968年2月，中央軍委文革專案組到長沙，要唐生

智檢舉1927年劉少奇命令武漢工人糾察隊交槍一事。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

智數次個別談話，逼他檢舉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漢工人交了槍，但究竟是工

人自動交的還是奉誰之命，則不得而知。由於他不願無中生有，因而受到審查

逼供，白日交代，夜P反省，有家歸不得。專案人員又反覆啟發提示，要他檢

舉賀龍的所謂歷史問題。專案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槍威脅唐生智co。

張治中與唐生智都是因中共黨內的冤案牽連而受到迫害。在這場重點打擊

中共「黨內走資派」的運動中，卻另有一個以民主黨派人士為主要打擊對象的重

慶「一號專案」。

自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以「清查武鬥黑手」、「清理階

級隊伍」名義組織了一個所謂「管訓隊」，集中管訓以民主黨派成員（其中多為起

義、投誠的原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吏）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對他們進行法西

斯的刑訊逼供，不僅「挖出」涉及劉少奇、賀龍、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張

友漁等中共高級幹部的所謂「政歷問題」材料數百件，還炮製出一個以三位民革

領導人：民革中央委員裴昌會（全國人大代表、國防委員、重慶市副市長）、民

在當時的「揪叛徒」惡

浪中，中央文革小組

顧問康生等人製造了

所謂「新疆叛徒集團」

冤案，並將打擊矛頭

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

席張治中。張因被周

恩來列入「應予保護」

的名單而免去了直接

的人身迫害，但民革

中央常委唐生智則因

中共黨內的劉少奇、

賀龍兩大冤案而被迫

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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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中央候補委員魯崇義（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人委參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

員、民革重慶市委主任委員夏仲實（全國政協委員）為首的所謂「國民革命軍第一

集團軍反革命集團」嫌疑案，即重慶「一號專案」。

這個天方夜譚式的冤案，誣稱裴、魯、夏等從1967年2月開始即密謀策劃，

串連他們解放前的舊部下、舊關係，並請示了「走資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

被打倒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兼市長）、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與蕭澤

寬一起被打成「蕭李廖反黨集團」的中共重慶市委領導幹部）的同意，於1967年

3月在民革重慶市委禮堂召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組織成立大會，

裴昌會宣布集團軍設總部，所轄兩個軍，三個獨立師，總司令裴昌會，副總司

令兼參謀長夏仲實，副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魯崇義，第二軍軍長卿雲燦。兵力

來源：插手群眾組織；戰略方針：立足四川，發展雲南，聯絡緬甸，迎接反

攻。並設專用電台，與台灣、上海、廣州等地聯繫，待機暴動⋯⋯cp。

在長達三年的「管訓」中，冤案涉及的人員從精神到肉體都受到百般摧殘，

被強加了「潛伏特務」、「武鬥黑手」、「殘渣餘孽」、「投敵叛國」等諸多罪名。裴

昌會等人被迫害致殘，夏仲實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兩年多之

後，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類似這樣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謂罄竹難

書，許多民主黨派人士還作為「要犯」被關入了北京秦城監獄。

除了對民主黨派政治人物的迫害外，對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子所謂「反動學

術權威」的「落實政策」，也是另類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1969年1月底，毛澤東

派駐清華大學的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遲群，向全校師生員工傳

達了經毛澤東審閱、由中共中央批發全國學習的清華大學所謂「堅決執行對知識份

子『再教育』、『給出路』政策的經驗」，這個經驗被稱為「毛主席親手樹立的樣板」。

其中說，革命群眾按照毛澤東「學問再多，方向不對，等於無用」的指示，把清華

大學的著名建築學權威梁思成、機械學權威劉仙洲、力學權威錢偉長這三個「反動

學術權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廢品」、「垃圾」。批了之後怎樣「給出路」

呢？對梁思成、劉仙洲這樣「年紀太大，用處不大」的人，所給的出路就是「養起

來，留作反面教員」。宣傳隊認為這是偉大領袖對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還派

人到醫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當面傳達這個文件。梁妻林洙回憶cq：

後來當我翻閱他的筆記本時才發現，從1月26日到2月27日他沒有寫一個

字。沉默！這是他的回答。對知識份子來說往往生活上的艱苦不是最可怕

的，最難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與惡意的嘲弄。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陸續恢復活

動，但民主黨派仍未恢復活動。5月4日，周恩來致信國務院直屬口軍代表轉人

大、政協軍代表，要求給派往各民主黨派機關的軍代表談談政策。「機關革命造

反派的任務是清理機關幹部的隊伍，而不要去鬥批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即他們

的中央委員、省市黨部委員。如他們中間出現了現行的反革命份子，自當別

論，但也需先報告軍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會同意後，方能採取行動。

機關幹部也要在清理隊伍時，按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不能以中共黨內標準要

所謂「反動學術權威」

的「落實政策」，是對

民主黨派高級知識份

子的另類形式的精神

迫害。例如，革命群

眾按照毛澤東「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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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文革研究 求。」cr1970年2月，周恩來對進駐各民主黨派機關的軍代表指示：對民主人士不

能那樣隨便揪鬥；如果黨外人士有政治歷史問題，可以背靠背地進行審查；

歷史問題，既往不咎，如有現行反革命，另當別論。之後，又幾次向有關部門

提出，要把已下放勞動的民主黨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員以上人員，從幹校抽調

回來cs。從周恩來這幾次指示，我們可以從反面得知，民主黨派在文革中受到的

迫害決不亞於中共幹部。

六　民主黨派的「十月晉言」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也有民主黨派領導人向毛澤東直接

表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作過曲折的抗爭。

久已p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動的張治中，雖然在後來留下的「遺囑」

中表示了對文化大革命的虔誠擁護，但1967年國慶節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毛澤

東時，仍委婉地對毛澤東說：「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了。」「現在被打

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ct在當時，這是無人敢說的話。毛澤東是否回答了

張治中？是怎樣回答的？我們不得而知。

程潛在他家附近發現貼出了醜化朱德的大字報和漫畫時十分氣憤，叫女兒

趕快用「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標語將其覆蓋。當社會上開始出現批判劉少奇的浪

潮時，他堅持讓服務員把劉少奇的像掛起來，並說：「還沒有取消少奇同志國家

主席的職務，為甚麼不能掛呢？」

在當時的形勢下，民主黨派領導人之間已很少往來，以避免是非，但程潛

有一天仍然將朱蘊山請來家P，談及對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滿，不知該如何向

毛主席進諫。朱蘊山勸告他千萬不要寫信，以免落入江青一夥手P，最好是有

機會見到毛澤東時當面直言。程潛和毛澤東的關係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

出見毛澤東，都是有求必應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提出見毛澤東的請

求都沒有回音，使他失去了「進諫」的機會。

1972年10月，幾位著名高層民主黨派人士共同向毛澤東和中央提意見，亦即

所謂的「十月晉言」。事緣林彪事件之後的1972年夏，毛澤東的姨表兄王季範在

京病重，作為王季範的學生和摯友，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員周

世釗專程進京探望。王季範去世後，周世釗在追悼會上致悼詞。此後，周世釗

在京拜訪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進中央副主席楊東�、

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圖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部長薩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

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茲九等。大家無不為國事擔憂，並達成了

要向毛澤東上書言事的共識。於是，周世釗通過王季範之女、當時常在毛澤東

身邊擔任翻譯的王海蓉，向毛澤東表示想要「晉言」的意思。隨後，幾位民主人

士在胡愈之家中進行了認真商量，並決定：為避免有人與負責外交工作的周恩

來為難而不談外交問題；為避免犯江青的忌諱而不談文藝問題。最後由胡愈之

將要談的問題歸納為廣開言路、教育問題、青年問題三個方面，並確定了由胡

愈之、周世釗、楊東�分別進行準備。

1972年10月，幾位

著名高層民主黨派人

士共同向毛澤東和中

央提意見，亦即所謂

的「十月晉言」。當

時，他們在胡愈之家

中決定：為避免周恩

來為難而不談外交問

題；為避免犯江青的

忌諱而不談文藝問

題。最後由胡愈之歸

納為廣開言路、教育

問題、青年問題等三

個方面，並確定了由

胡愈之、周世釗、楊

東(分別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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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釗到中南海見毛澤東，周世釗當面遞交了他於

8月5日就寫好的近四千字長信，信中談了八個方面的問題：嚴懲林彪集團中罪行

特別嚴重的頭目；落實幹部政策；解放知識份子；總結解放軍支左的經驗教訓；

青年教育問題（包括恢復共青團、少先隊）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嚴重後果；恢

復尖端科學研究，除恢復理工科大學外還要恢復文科大學；開放書禁，改變青年

工人、農民和學生除政治理論外沒有其他書可讀的狀況；設立受理群眾申訴的機

關，健全法制dk。周世釗向毛澤東反映了對當時形勢的一些看法，長談了3個小

時，並轉達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見面晉言的願望。毛澤東指定汪東興去聽取意見。

於是，從10月3日下午到10月5日下午，汪東興聽取了這幾位民主人士的意

見。其間，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業務組負責人的華國鋒前來聽過一個半

天。談話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負責人李金德記錄。胡愈之ð重談發揚民

主、廣開言路的問題；周世釗ð重談教育問題；楊東�ð重談青年問題。值得

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談話中明確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條件下恢復民主黨派的活

動，即使是恢復部分代表人物的活動也好，並提出恢復由民主黨派辦的報紙。

至今尚無公開材料可以讓我們了解毛澤東對周世釗的信和這次民主黨派人

士「晉言」的看法，但可以確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復民主黨派活動的請求並非

全無反響。在「晉言」一個月之後的11月12日，周恩來批准恢復孫中山誕辰紀念

活動，明確由全國政協、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出面舉辦紀念儀式dl。雖然

還只是禮儀性的活動，但是民革這次是以民主黨派身份而不是以「愛國人士」身

份出面了。又過了兩年多，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工

作報告》中，才提到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愛

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統一戰線」，算是明確了民

主黨派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名份（儘管仍未恢復其組織活動）。

這次文化大革命期間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見的行動，

是有背景的。1971年8月27日，毛澤東在長沙與湖南省軍政領導人卜占亞、華國

鋒談話，曾談及民主黨派，他說：「你們對民主黨派的問題要研究研究，看還要

不要？」「民主黨派還要存在。有的地方說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對

民主黨派來說，他們沒有搞翻案，他們也沒有發指示。作為民主黨派來說，還

是可以存在的。」還說：「應該把民主黨派的牌子都掛起來」，「把民主黨派搞掉

了，有甚麼好處呢？一個『拖』字解決不了問題，存在的問題在他們掛起牌子以

後，可以再了解、再調查、再處理嘛」dm。大約是得悉了毛澤東的有關講話精神，

1971年9月，周恩來指示讓下放到全國人大、政協機關「五七幹校」勞動的民主黨

派中央委員返回北京； 1971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開上層愛國人士座談會，傳達

中共中央關於揭批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後中央採取

的若干重要措施。會議期間，周恩來詢問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體和生活情況，

肯定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國共產黨的「諍

友」，但是並未提及民主黨派恢復組織活動的事dn。

在文化大革命之後，楚圖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談及「十月晉言」一

事時說：「據說這些問題都被詳細記錄下來，並上報了，但卻無結果，並且得到

相反的反應。」do

至今尚無公開材料可

以了解當時毛澤東對

「十月晉言」的看法，

但可以確定的是，胡

愈之提出恢復民主黨

派活動的請求並非

全無反響。在「晉言」

一個月之後的1 1月

12日，周恩來批准恢

復孫中山誕辰紀念活

動，明確由全國政

協、民革中央和中共

中央統戰部出面舉辦

紀念儀式，算是明確

了民主黨派的名份。



74 文革研究 自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後，民主黨派「萬馬齊喑」，很難再對毛澤東和中共

中央制訂的國家大政方針提出不同意見。1972年「十月晉言」，如此全面地反映

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見，不僅要算是民主黨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層、最

直接的一次曲折抗爭，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運動以後民主黨派最大膽的一

次「參政議政」行動。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書一筆的事件，也是民主黨

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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